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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当下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工程项目——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古镇保护等，同
时也再现了村落消失、城市雷同、耕地减少、乡土遗产失落等现象。在这些工程中，规划师、设
计师、工程师走在项目的前列，于是出现了批评的声音。然而，问题出现后不应是简单的批
评，更不应指责哪类专家，我们或许需要更细致的准备工作。如果有人问：哪些乡土遗产景观
需要保护？我们难以回答。由此，“名录”启发了笔者。或许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习那些文化遗
产保护的先驱们：到乡土的原景中，去调查、寻找、分类、登记、造册，编列一个具有中国特色
的中国乡土景观的保留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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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正在进行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工程”建设，雷厉风行，日新月异。我们在为国家
建设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的同时也发现，项目工程对乡土社会的遗产景观具有“全覆盖”之
虞，仍然有“破旧立新”之嫌。规划师、设计师、工程师等冲到了各种“工程”的前列。我们在质
疑这种对村落“覆盖性”的同时，也在反省，未能先期进行深度、细致的调查，将那些在建设中
应该保留、需要保存、必须保护的东西分类化、名录化，并告知我们的建设者。如何才能做到
这些？历史上的“名录制度”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在这方面，法国的“名录”经验值得学
习、借鉴，我国古代的“典册”制度需要继承、发展，而习主席在十九大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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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更需要我们全身心地付出。
保护乡土
当我们把国家说成“社稷”时，已然明确地揭示了以“土”为本的乡土性。《说文解字》释：
“社，地主也。”以土为祀（祭祀——礼制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以土为正（所有的社会政
治皆由其延伸）、以土为方（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以土为圣（黄帝神农共工后土等中国神圣
体系）、以土为家（家国－国家－家乡－家园等生命依存）等等意义和意思已成常识。《论语·宪
问》有“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说，说明“家国天下”原由农耕而成，是为“中国”之本。费孝通
先生以“乡土”定位中国——“乡土中国”［1］，极为准确。简言之，若要定性、定义“中国”，便
从乡土入手。诚如梁漱溟所云，“中国这个国家，仿佛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所以要
“从乡入手”［2］。
最令人费解的是，“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
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但是，非常不幸，“中
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3］。吊诡的是，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整个
思想史就是“农本”史，从古至今，每一位帝王，绝大多数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不围绕着“农”
展开，有诸如“农本说”“固本说”“强本说”“务本说”“重农说”“农宗说”等等［4］。令人费解的
是，我国的乡土社会却在不断地损耗，乡土资源不停地遭受破坏。即使是今日之城镇化，仍有
以耗损、毁坏乡土为代价之虞。
我们或许无力改变这样的历史“轨迹”与逻辑的“悖论”，我们至少可以尽可能地躬身体
恤，深入调研，留下一份乡土社会的保留名录，作为档案、作为未来需要时的复制蓝图留给
未来。
名录制度
法国的遗产名录制与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建立有着历史的逻辑关系，即文化遗产的国
家化（国有化）历史性地成为各种遗产“转型”“转制”“摹制”等关系的样板。众所周知，在现代
国家体制建立以前，各种遗产、遗址、文化景观都处于“前民族国家”状态：帝国的、封建制的、
庄园主的、宗教的、贵族的、各省区管辖的等。具体而言，以往的文化遗产从私人、家族手里转
换出来，以转移、托管产权等方式变成国家公有，或由国家的相关机构进行保护、监管。
在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中，要使各种遗产得以保护，细致的分类和登记工作必须同时
展开。这里涉及几个重要事件和价值转型。第一，在法律层面对国家保护身份与权力加以确
立。第二，国家通过一些重要的标志性遗产、遗物、遗址和景观的确认和确立，帮助建立新的
国家认同。第三，通过对重要的遗产、遗物和遗址的保护、整理、修复等，以建立对历史的应有
尊重，并通过对这些遗产的分类和档案处理，建立完整的历史谱系。第四，通过国家遗产的理
念和实践，建立符合新社会的公民价值。
在这个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中，法国的文化精英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
人物是著名作家梅里美和雨果。如果说，世界遗产的保护模型与法国的保护制度有关，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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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知识精英可视为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先驱，特别是他们在收集、整理和登记法国的历史
文物、遗产、遗址等的名录方面起到了开创的作用。具体做法是为所有重要遗址的修建时间、
建筑风格，重要的事件，或某种特色对考古学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具有特殊意义的保护对
象编制清单。这项工作极其浩大，工作量巨大：预计要花 250年时间，编写 900卷说明性的文
字。而当后世的人们今天仍然可以欣赏到历代遗留下的文化遗产时，便可明白名录制度留给
人类的工程性价值。
当今天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种遗产类型成为具有法律效益的保
护对象时，“名录制度”也成了一种名符其实的“遗产”。
典册制度
我国文化遗产的历史情势独特，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形制和形式
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的“国家”是一个大的“家国”，等级化“梯级”结构决定了国家“一点四方”
的性质和形貌，也决定了“贡献制度”。我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已奠基：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
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距朕行。五百里甸服：
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
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
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禹锡玄圭，告厥
成功［5］。
“贡献”制度涉及的典册名录。《广雅》：“贡”即“献”。又云“税也”。凡田赋及进献方物，皆
谓贡［6］。“贡”即上贡生产品（功），以“税”赋之。原先是按田税贡献，《禹贡》中“禹别九州，随
山浚川，任土作贡”，原指“按土纳税”，后来泛指各种进贡之物。《周礼·天宫·大宰》中记载了
“九贡”——祀、嫔、器、币、材、贷、服、斿（旗）、物，皆为贡品［7］。故《禹贡》之“贡”，历代学者一
般认为是贡赋之法，田赋和进献方物，皆谓之贡。“贡”（进贡、朝贡）也开启了帝王与诸侯、中
国与方国之间的主从关系［8］。具体而言，四方贡献给中国。这种“朝贡”制度自古延续，影响
后世。
有“贡献”就有登记、造册、入典。殷商时代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占卜记录和考古资料，当时
的商王对四方——东土、西土、北土、南土的收成，包括对他诸侯的领土内的收成都很关心，
但对别国的粟收则不关心。因为，他国所提供的“贡献”包括龟甲、牛肩胛骨、字安贝、牛、马、
象、战俘、西方的羌人等等，为某伯、某侯所“入”或“来”自某伯、某侯［9］。这种四方朝贡的制
度，除了《禹贡》中所说的赋税制度外，也成为中国史料中登记档案的早期方式。
也有学者将司马迁视为官方历史档案按理者，他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史书［10］。
而“典册”（典即册）性登记造册窃以为是我国早期的祭祀登记名录制度，尤其是与天帝、神灵
沟通需要贡献，贡献的种类、品名都需要登记造册，这也就是古代的“典册制”。《说文解字》：
“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可知典的本义为祭祀仪礼中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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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贡献的名册，后引为典范，标准；形成了“贡献－登记－造册”——我国古代的一种名录制度。
乡土景观
我们之所以引入法国的“名录制度”和我国古代的“贡献典册”，都是针对今天的形势，即
举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在这个工地
上，各种各样名目的“工程”“项目”“计划”“规划”“设计”，大兴土木，“推土机式地覆盖”传统
的乡土景观。对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对传统的“乡土景观”进行逐一的调查、分类、造册、登
记，使之“名录”化，既交给政府供决策之参考，又交给规划师、设计师、工程师在进行当下各
大“工程”设计时作参考和参照，也交予我们的后代，让他们有机会看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今天的人所做的事情。
我们相信行政部门主导“工程”的有效性，但同时也注意到类似的“普查”本身就存在着
“同质性”的弊病。村镇的“同质性”等问题或许并非最重要的，致命的问题是地方和村落民众
的“自愿放弃”——放弃传统的建筑样式，丢失传统的手工技艺，放弃传统的服饰……其中的
原因很多：有盲目趋从城市时尚，有为了拆迁补偿，有迎合大众旅游，有服从行政领导等。笔
者认为，根本的症结在于对于自己的村落传统不自信、不自豪、不自觉。乡土景观属于文化遗
产，何以千百年来得以依存、延续的景观，到了当下却要放弃？是现时的价值“教”他们、“让”
他们、“使”他们放弃。所以，以笔者愚见，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设立一个新的“工程”：重建村民
对自己家园的“三自”——“自信心、自豪感和自觉性”。自己的东西最终要自己来守护，任何
的“其他”（人、组织、资本、项目）都不能代为行使这一权力，无法最终完成这一工作。
此外，保护工作除了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纷纷“介入”这一重要遗产的保护工作，各自为
阵，缺乏协同性和专业配合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规划师、设计师、工程师们的
方案闭门造车，复制相同、相似的设计模版、图纸用于原本景观多样的传统村落和古镇。对
此，社会各界出现了各种批评的声音。业内有识之士也在反省，比如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
表达了这样的忧虑：
我们不再有传统住宅的街巷、里弄，前街后巷、前门后门，不再有东家姆妈、西
家阿婆，前门阿姨、后门奶奶，不再有青梅竹马、总角之交，不再有房亲、过门亲。为
什么？我们现在的住宅形态，使过去的邻里之情变得淡漠。
阮教授希望他的业界（他从事古建筑保护）“多懂一点历史，少造一点假古董”。现在制造
的景观“此小桥非那小桥，此流水非流水”，而“建筑物就是我们留下的重要的历史记忆”［11］。
“名录”、“典册”制度启示、启发了笔者。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先驱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
样：到应该到的地方，把那些应该保留的类型、项目分门别类，使之“名录化”。因此，我们更加
紧迫要做的是，埋下头去，向当年的“梅里美们”学习，到乡土中去，用“名录”的方式，告诉设
计师、工程师和推土机手们，哪些东西不可以覆盖、毁坏。同时，我们也通过这一制度，对传统
的“乡土景观”进行逐一的调查、分类、造册、登记，使之“名录”化，让历史在演变中清晰地留
存下乡土的智慧、村落的变迁、人民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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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似乎很简单，其实不然。“名录”只是一种编列方式，而中国传统的乡土景
观有着自己“家乡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乡土逻辑和文化认知，这
需要深入进行调查才能获得最生动的第一手资料。换言之，编列名录无论是“法式的”还是
“中式的”，都存在着一个认知的问题。尤其要找到和解释我国的乡土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
文化遗产，我们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涉及认知。
认知理由
所有的文化遗产都遵循着一种特殊认知原则和分类原理。何为“认知”（cognition）？今天
的词典大都将其放置在心理学的领域或层面作解释。就认知而言，它表示一种对诸关系的认
识原则，尤其是对人的思想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早期的认知人类学 cognitive anthropology的
核心就是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认识。认知人类学侧重于检验日常的文化知识与其起源和
适用关系，并以分类方法作参照［12］。
如果说中国的乡土景观与西方的有什么原则上的差异，这首先来自认知上的差异。具体
地说，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看待生活各种关系的价值、观念和态度，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分类原
则。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即“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
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
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
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13］其
实，费先生只讲到了差异性认知的问题，就人类认识论而言，认知当然也有共通性。
乡土社会是传统农耕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形态，乡土景观在这些方面的认知影响自
然最深。cognition也译为“影响因子”。此外，不同的族群，在乡土景观中的表现、表述和表演
时而迥异。在汉族村落，除了上述基本“影响因子”外，最为直接的缘生性关系来自宗族，它是
“世系”的根源和根据。而在少数民族村寨，情形又不同，除人与人的关系外，所能涉及的自然
因素都在认知“图景”中排列有序。比如瑶族的青裤瑶支系的文化非常独特，这首先表现为他
们看待周围的动物、植物以及大自然的物类都与众不同，包括猎物类、家畜类、家禽类、粮食
类、蔬菜类、树木类等等；而且为什么对待某一类更为亲近，对待某一类更加疏离，都有祖传
和编制的神话故事［14］。如果将这样的远近关系，以纲目的方式编排成为序列，我们便可以一
目了然这些景观元素和因子的构成原理。
乡土类别
乡土景观不仅具备文化多样的原生性，其形态性差异亦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
ESCO）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分类标准中，乡土景观被分为“有机进化的景观”（Organically E－
volving）中的连续景观（Landscape－continuous）子项。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PS）的文化景
观遗产划分中则直接对应历史乡土景观（Historic Vernacular Landscape）一项。但不管怎样划
分，乡土景观都是特定区域具有乡土的（vernacular）、无名的（anonymous）、自发的（sponta－
neous）、原住的（indigenous）、乡野的（rural）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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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对于乡土景观的研究始于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迄今已形成了独立的学科门
类，涌现出许多的专家学者，造就了非常多样的研究方法，在内容上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
广度。景观地理学家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作为美国景观研究的先驱者，被称为“乡土景
观之父”。杰克逊在《发现乡土景观》一书中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理解当代美国的乡土景观，建
立了研究乡土景观的理论框架：三种景观原型。他定义了景观一、景观二，将其置于当代美国
景观（景观三）语境，构建它们与景观三的联系。杰克逊构建的理论框架对中国的乡土景观的
调查和编列具有参考意义［15］。
特殊的认知系统是“文化多样性”的依据。我国的情势与西方迥异，不同的族群在乡土景
观中的表现、表述和表演又各具特色。要真正体会其文化的特色，势必要了解其认知系统。而
要了解其认知系统，需要建立在深度田野作业的基础之上，就此，我们可以开始编列乡土景
观的名录要素：
天象 确立天为主轴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价值观
（天象、时空认知、二十四节气、天气因素）
环境 乡土社会中适应自然所形成的景观原理和要件
（山川河流、村落选址、农作物、动植物等）
五行 金木水火土在在乡土景观中的经验和构成因素
（阴阳、五行、风水、宅址、墓葬等）
农业 传统的农业耕作、生产、农业技术、土地因素
（农作、家具、耕地、灌溉、农业节庆）
政治 乡土社会与政治景观有关的遗留、事件、形制
（组织、广场道路、乡规民约、纪念碑等）
宗族 村落景观中宗族力量、宗族构件，如宗祠遗留
（宗祠、祖宅、继嗣、族产、符号等）
农时 农耕文明的季节、地理、土地仪典等景观存续
（时序节庆、农事活动、作物兼种等）
性别 男女性别在生活、生产和生计中的分工和协作
（男女分工、男耕女织、女工、内外差异）
审美 乡土景观中所遗留的建筑、遗址、器物、符号
（教育制度、建筑、服饰、视觉艺术等）
宗教 民间信仰、地方宗教、民族宗教的遗留景观等
（儒、释、道及地方民间宗教信仰和活动）
规约 传统村落的乡规民约及村落自然法的管理系统
（自然法、村规碑文、习惯法、家族规矩）
非遗 各种活态非遗、医药、生活技艺、村落博物馆
（金、银、石、木、绘、刻、绣、染等）
区域 村落与村落之间以及区域经济协作的社会活动
（集市、庙会、戏台等村落间合作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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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的团队包括百余名训练有素的专家、学者、博士、硕士研究生，还有一些自愿者。纪文静教授是
本项目的核心成员。
旅游 大众旅游与乡民、传统村落景观之间协调关系
（乡村客栈、旅游商品以及城市化倾向等）
每个村落都有其共性和特性，这是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乡土依据和草根形态。仿佛人类
之于“人”，人类的共性恰恰由人的多样性——不同的生态自然、不同的生命体征、不同的生
养育制度、不同的生计方式、不同的生业形态等“五生”所构成。保护乡土需要对乡村的共性
与特性进行细致的分类，尤其是个性特点。纪文静教授主持了这一项目①。
村落类型与乡土景观特色要素对应表
划分
依据
村落类型 基本要素组合特点 特有要素景观举例
布
局
集中型
以宅院群、公共活动空间为中心集中布局的内向性群体空
间，例如福建田螺坑村以土楼形式构成核心体的布局方式。
以单一宅院群、公共
活动空间为中心。
组团型
由多个住宅区随地形变化或道路、水系相联系的群体组合
空间形态，例如陕西安堡村分几个组团型相联而成整体。
多个宅院群、道路、
水系组合空间。
带型
多随地势或流水方向顺势延伸或环绕成线形布局的带型空
间，例如湘西拔茅村沿流水方向的布局方式。 水系。
放射型
以一点为中心，“沿地形变化呈放射状外向延伸布局”，形成
视野开阔的空间形态，例如北京川底下古山村沿山势呈放
射状布局。
山地。
象征型
模拟自然物或其他物形布局，形成具有隐喻意义的空间形
态，例如四川罗城以船形布局象征一帆风顺。 象征物、崇拜物。
农
耕
型
平原农耕型
河流经过的平原地带，易于获取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而成
为农耕型村落，如开封地区的村落。
河流、寨墙、寨河，寨
墙四角坑塘。
山地农耕型
位于偏僻的山地地区，村落表现较强的隐蔽性和防御型，大
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如和顺、屯堡村。
果林、阶梯状农耕景
观、山地等景观。
黄土高原型 位于黄土塬地区的村落，如陕西省安塞县楼坪乡魏塔村。
黄土塬台、沟壑、地
坑院落、四合院、打
谷场等。
商
贸
型
先村后市
（商贸交通）型
先有村落后，因商贸道路经过，为满足商旅休憩、居住而形
成市场的村落，如周庄、乌镇等。
水系、码头、商店、集
市、旅馆、集散地等。
先村后市
（内需供给）型
先有村落后，因村落内部交易需要而形成市场的村落，如和
顺。 集市、商店、
先市后村型
先有市场贸易后，因人口不断增加而逐渐形成的村落，如平
顶山市汝州县蟒川镇半扎村。 驿站、旅馆、饭店。
军事防御型
军事防御型村落是指以军事防御为主导功能的村落，如小
店河村、白沙关、林州任村等。
圩寨、围筑堡墙、望
楼等。
防
御
型
功
能
生活防御型
村落为防止匪患及自然灾害，从村落选址到村落建设表现
出较强防御性能的村落，如豫中平原地区许多村落都建有
寨墙及寨河，寨墙内四角处一般建有坑塘，作平原村落内部
调序雨水、防止洪涝灾害之用。
寨墙、寨壕、吊桥、寨
门等。
防
御
型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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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警示的是，今日之城市化，除去城市建造的自然形制和因素外，同质性已经成
为最大的特点，也成为重大的安全隐患：高速的网络、相同的信息、相似的方式、拥挤的交流、
快速的节奏、污浊的空气、人工的造景。同质性的危险性在日益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守卫
乡土家园、保护村落遗产，也是为我们多保留一份社会的安全和安定。
小 结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阐明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毫无
疑义，乡村振兴的前提在于保护好我们传统丰富多样的乡土社会。
中华文明的基础、基石和基本是“乡土”，这是没有疑问的，共识性的。我们所有生计、生
产和生活都离不开它，所有的道德伦理、经验价值、观念认知、礼仪传统、政治制度、生活习俗
都建立其上。所以，我们无论“创新”什么，“发展”什么，都根基于传统的“乡土”土壤。说得不
好听，再“革新”也不至于去“刨祖坟”，再“革命”也不应该去“拆祖厝”。因为，祖先的“魂”在那
儿，祖宗的“根”在那儿，我们正是从那儿来的。于是，保护传统的乡土景观已然成为有识之士
的共识。但是，都知道要保护“乡土”，可哪些需要保护？“名录制度”“典册制度”启发和启示我
们：到应该到的地方，到乡土的原景中，却寻找、去调查、去登记、去造册，特别是，去倾听主人
对自己家园原有、现在和将来“景观”的生命史故事，去编列“中国乡土景观的保留细目”。
我们正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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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 Chinese Vernacular Landscape:
An Inspiration from“List”
Peng Zhaorong Tian Muhe
Abstract：Various governmental projects are executed in China nowadays. Projects，such as urbanization and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result in the similarity of cities，the disappearance of farmland，and even the loss of ver－
nacular heritage. In execution of these projects，the dominant positions are given to the planners，designers as well
as engineers，which attract widespread criticism. However，instead of merely criticizing and blaming，we should，out
of a sense of obligation，solve these problems through careful planning. If someone comes up with such a question：
“What kind of vernacular landscape is in need of protection？”It is still a difficult question to answer. The idea of
“List”provides inspiration to the author and suggest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learn from our forerunners who special－
ized in protecting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initiatives such as：to investigate，search，classify，register and to list
from the original landscape in countryside，and to compile“A List of Chinese Vernacular Landscape”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vernacular landscape，list，records，cognition （see P.70）
Ethnic Historical Memory and Multicultural Intera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gend of“Nanjing Zhuji Lane
Immigrants”among the Han People in Hehuang valley
Zhao Zongfu
Abstract：The ancestral origin legend，“Nanjing ZhuJi Lane Immigrants”，is widely circulated among the Han peo－
ple in Hehuang Valley. It is actually a combination of two legends：“Zhu Yuanzhang in the Lantern Festival”and
“Nanxiong Zhuji lane”. It was created in Wanli period of Ming Dynasty out of the cultural needs of Han People. It
then spread gradually and became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is ethnic group. However，due to the multi-ethnic
cultural interaction，the legend spread among local ethnic groups such as Han，Tibetan and Tu people，which re－
flect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ancestral origin legends in multi-ethnic area.
Key words：Nanjing Zhuji Lane；migrant legend；Hehuang Han people；multicultural interaction；ethnic historic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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